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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华凤头燕鸥保护卓

有成效。记者采访浙江自然博物院

中华凤头燕鸥研究和保护团队负责

人范忠勇，请他介绍关于“神话之

鸟”的种种。

文汇报：为何称中华凤头燕鸥
为“神鸟”？

范忠勇：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濒危等级

为极危。1937年，著名动物学家

寿振黄委托助手唐善康到青岛沿海

采集动物标本，在青岛外海的沐官

岛和胶州湾的沧口采集了21只中

华凤头燕鸥标本。这是上世纪中

华凤头燕鸥最后一次被确切记

载。1937年后，仅有零星缺乏证

据的目击记录。该物种一度被认

为已灭绝。

自2000年被重新发现以来，

中华凤头燕鸥全球有繁殖记录的栖

息地仅8处：中国浙江省的象山韭

山列岛、舟山五峙山列岛、平阳南

麂列岛、瑞安北麂列岛，福建省的

连江四母屿、马祖列岛，台湾省

的澎湖列岛7处和韩国全罗南道

灵光郡外海无人岛1处。因其极

为罕见、踪迹神秘，被称为“神

话之鸟”。

文汇报：如何辨认中华凤头
燕鸥？

范忠勇：每年4月下旬至5月

中旬，中华凤头燕鸥在繁殖岛上聚

集，开始交配产卵。由于数量稀

少，它们常与亲缘物种大凤头燕鸥

混群进行繁殖。因此，观察到成

批大凤头燕鸥是发现中华凤头燕

鸥的先兆。两种燕鸥形态接近，

区别在于，大凤头燕鸥嘴为全黄

色或橙黄色，中华凤头燕鸥的嘴

尖端呈黑色。

文汇报：燕鸥繁殖面临哪些
威胁？

范忠勇：人为捡蛋是最大的威
胁。在海鸟繁殖期间，沿海渔民上

岛捡蛋现象非常普遍，难以监管。

2003年至2006年的调查显示，在

49个海鸟繁殖岛屿中，超过八成都

存在捡蛋现象，而且很频繁。在这些

岛屿上，几乎很少看到正常孵育的巢

和雏鸟。

8月闽浙海域台风多发。即便被

捡蛋了，部分海鸟在条件许可情况

下会再次产卵。但延后的繁殖期遇

上台风，很可能导致繁殖再次失败。

例如，2007年中华凤头燕鸥到

韭山列岛繁殖。保护区非常重视，专

门派了一艘船守在繁殖岛边上。但在

工作人员傍晚回本岛补充给养的空

档，有人摸黑上岛，将1000余枚鸟

蛋一卷而空。当年繁殖失败。2008

年至2012年，燕鸥再没有回到韭山

列岛。

蛇和老鼠会吃鸟蛋，游隼等猛

禽会袭击燕鸥。如果这些威胁过度

干扰繁殖群，整个燕鸥群可能弃巢

而去。

文汇报：有了电子监控，是否还
需要志愿者驻岛监测？

范忠勇：通过监控探头可以看到
鸟来了没有，对繁殖群进行观察和统

计，跟踪繁殖进度，但是它不能完全

替代监测员的工作。

一是要为保护海鸟的繁殖地做很

多事。燕鸥喜欢在裸露的地面产卵，

我们每年都需要对栖息地进行准备，

提前平整栖息地、铺设细碎石子、检

修相关设备。监测员会参与除草、布

设监测样方，还要处理蛇和老鼠，把

蛇诱捕到笼子里，转移到其他地方。

如遇人为干扰，也要进行劝阻。目

前，浙江三处繁殖地已经没有非法捡

蛋的现象发生。

二是志愿者的工作有助于对物

种的深入研究。监测员跟踪观察每

个中华凤头燕鸥繁殖巢的状况，记

录繁殖期行为。我们会给燕鸥戴上

环志，以便长期持续观测环志个

体，更好地了解其生活史和迁徙情

况。为部分个体佩戴跟踪器，精确

研究其活动规律、迁徙时间、路线

和停歇地点，为制定有效保护策略

提供科学依据。

走近“神话之鸟”

今年，#浙江招聘守鸟人
300元1天#的话题冲上热搜。
媒体用“最诗意的工作”“住在
与世无争的无人海岛守护神话
之鸟”来描述这个职位。今年
共有3388人报名，经过初筛和
面试，最终11人入选，申录比
达300∶1，竞争属实激烈。目
前，第一期志愿者已经上岛工
作，他们所要监测的国家一级
保护野生动物中华凤头燕鸥如
期而至，产下了第一批鸟蛋。

近年来，宁波象山韭山列
岛、舟山定海五峙山列岛、温
州平阳南麂列岛3处自然保护
地陆续建设人工招引场所，通
过安放假鸟、播放鸟鸣录音，
吸引燕鸥来此繁殖。如今，中
华凤头燕鸥的全球数量从2010

年的不足50只增长到200余
只，浙江人作出了重大贡献。

十多年来，每年都有监测
员驻岛，观察燕鸥群“到达、
求偶、产卵、孵蛋、育雏、离
岛”全过程。监测工作对于燕
鸥的保护和深入研究有着重要
意义。在荒岛独居数月，普通
人罕有这种体验。是孤独还是
浪漫？记者采访了历年来的数
位监测员与相关研究团队。

星空下的

燕鸥群。

（除署名
外，均象山县
自然保护地管
理中心供图）

专家访谈

嘴里叼着鱼的中华凤头燕鸥。

“发型”乱糟糟是燕鸥外形特点之一。

凝视深渊的孤勇者

丁鹏，象山县自然保护地管理中

心副主任。韭山列岛首次人工招引燕

鸥那年，他全程参与监测。两个月里

一无所获。由于超过了一般认为的燕

鸥繁殖期，项目组判断招引计划已经

失败。丁鹏等人在回收设备准备撤离

时发现音响坏了。他修复音响，多等

了一天。结果上演绝境翻盘，大批燕

鸥陆续来临，当年记录到3000多只大

凤头燕鸥和19只中华凤头燕鸥。

这是那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故事

的另一个结局是，两个月没洗澡、像野

人一样的丁鹏回到陆地，他专门找城

市广场、商业街这样人群熙熙攘攘的

地方，迫不及待地回归俗世洪流。夜

晚，人群散去归家，丁鹏原本没有夜生

活习惯，破天荒第一次去了酒吧。媒

体报道里，他是一个英雄。私底下，他

像一个凝视过深渊的人。多年后，他

已熟稔这份工作，可以轻松释然地面

对了。

燕鸥的招引区设在名为中铁墩屿

的小岛上。早期，出于担心惊扰燕鸥，

监测员驻扎在500米外的积谷山岛。

海岛气候极其潮湿。换洗衣服晾在室

内，会生出霉斑，被褥也发霉。靠水窖

收集雨水，撒下漂白粉，静置后饮用。

每隔10天左右，有船运送补给。肉类

必须先吃，岛上没有条件保鲜。后期

剩下的往往是南瓜、土豆等耐储藏的

食材。

上岛时，丁鹏带了一本《瓦尔登

湖》。“可能谁都以为海岛生活挺浪漫

吧。”他回忆道，“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

事儿。”在未经改造的纯粹自然面前，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一种田园农耕生活的

想象，自然的狂野与生存的艰辛才是现

实。当然，如果你足够乐天，在起初的一

星期，还能体验到一些新鲜感。

随着时间推移，你逐渐发现社交丧

失。有一年，丁鹏陪国际鸟盟的研究员

陈承彦驻岛。陈先生比较沉默，不是在

观察鸟儿，就是在电脑前写邮件。两人

之间的话就很少了。监测工作一般两人

搭档，有些年头，监测员悄悄向大本营发

消息：“都挺好。就是那个人怎么不说

话？”其实，两个人就算有再多的话，三天

也就说完了。

如今，遴选志愿者时，除了要有观鸟

经验、会摄影、会做饭，性格是否好相处、

能不能自来熟，也是考量的重要方面。

剩下的日子，就像台词极少、没有背

景音乐的电影。一俟天热，更无话说，只

是执行每天既定的任务。最惨的是，海

雾弥漫的天气，望远镜里看不到对面的

岛。无事可做，无言相对。情绪开始有

些不稳定，但是没有出口。倒不是没有

通讯条件，他有手机，但没什么理由与外

界联络。事情没有进展。每逢补给，船

来了，能见到人，情绪会愉悦些，天气也

格外作美。“后来，我才知道，船只挑晴天

的日子出航。就是说，不存在老天特意

在这一天放晴，给你一点希望和鼓励。”

丁鹏苦笑着说。

早期的监测员意识到这是一种精神

上的折磨。庄小松，热爱自然与摄影的

企业家，曾在包括韭山列岛的很多地方

做过志愿者。他想到古代的流放或许就

是这样。庄小松是抽香烟的，在岛上抽

得更多。每次补给，丁鹏都给他带香

烟。燃尽一支烟，能让一小段时间变得

具象可数。有人把啤酒系上绳子，丢进

水窖，便有冰啤酒饮。不过，面对虚无，

这些安慰显得微不足道。

在岛上待久了，心里的牵挂越来越

明显。陈东东，杭州某所小学的教师，

约10年前，在浙江师范大学攻读生态

学硕士学位时，他参与了监测。他要如

期完成毕业论文，岛上收集数据的进展

不佳，他很焦急。想回家，又不能。偏

偏，导师提出让他跟踪燕鸥从飞来到离

岛的完整周期。100多天后，他坚持不

了，申请下岛。回来后，他的体重下降

了十几斤。

“生态学的研究总是长周期的。这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陈东东说。陈

东东和丁鹏都认为，早期监测工作比较

艰苦，一是因为彼时岛上设施还不完

善，二是还未摸清燕鸥来岛的规律。但

正是他们积累的经验，使燕鸥监测工作

逐步系统化。孤独的海岛生活已经发生

显著改变。

最奢侈的观鸟盛宴

温州，南麂列岛，观鸟爱好者何既白

第三度参加监测工作。今年他承担连续

两期监测，要在岛上待4个月。他不认

为海岛生活很无聊，反而觉得是一段“奢

侈”的经历。纵然偶尔也很想痛快洗个

澡，但不妨碍他一次又一次报名参加。

2017年起，中华凤头燕鸥研究和保

护项目向社会招募海鸟监测员。很多观

鸟爱好者报名响应。他们不再为驻岛孤

苦寂寞而担心。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招

引工作已趋成熟，燕鸥群每年稳定抵达

繁殖场，监测员不但能够看到燕鸥，而且

能观察记录其具体行为，比如“献鱼炫

飞”的求偶仪式。

以下引自何既白的海岛日志：

欣赏鸟类的炫耀行为是观鸟中最令

人垂涎而难得的一部分。雄鸟会将供自

己饱腹以外的渔获带回来，以吸引异

性。雄鸟嘴中的鱼并非真要喂给某只雌

鸟，只不过是吸引尽量多雌鸟的筹码。

雄鸟一次次在集群地上空绕圈飞行，或

是落地短暂停留，在与靠近的雌鸟互动

后再次起飞。少则一只，多则数只雌鸟

紧随其后，展开低空的慢速追逐。追逐

中，所有参与者之间都有丰富的鸣声和

肢体动作交流。最具特点的是，飞行中

它们频繁切换“低头”和“伸展”两种典型

且可能表达特定信息的动作，显得上下

起伏，有别于通勤飞行姿态。雄鸟逐渐

爬升高度，振翅速度变快、幅度变大，飞

行轨迹变成半径较小的圆圈，同时快速

爬升。雌鸟跟随雄鸟绕圈爬高，不过不

再紧跟其后，而是与之分处圆圈的两端，

二者的飞行轨迹首尾相接。雄鸟从绕圈

中改出为平飞，减速以至半悬停，让雌鸟

追上自己，并一定会做出一个关键动作：

“低头”。雌鸟一旦会意，毫不犹豫地从

身后反超雄鸟。它们同时转向，几乎垂

直向下短暂俯冲。急速下滑至接近海平

面，二鸟借助势能，再次同步滑行爬高，

最后一同返回。

何既白是“90后”，擅长摄影，大学

毕业后进入成都市西南山地影像工作室

工作。三年后，他从工作室离职，前往象

山县韭山列岛做监测员。监测工作结束

后，他加入杭州原乡生态保护与研究中

心，从事水獭等物种保护相关工作。公

司提供简单的住宿，省去了租房子的麻

烦。这份工作比较自由，他将手头事务

交接给同事后，就能空出几个月来做监

测员。

“有的人是真的热爱和痴迷于观

鸟。”丁鹏说，“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那会

儿不一样。”丁鹏学不来这种飘来飘去的

潇洒。他当年所处的情境也不同。那

时，“神鸟”的故事尚不为大众所知，这个

项目的关注度没有现在那么高。作为新

人，他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没想到一上岛

就是几个月，没有假期。去年，丁鹏成家

了。他自嘲：“三十多岁，是该回归稳定

的生活了。”

在丁鹏眼中，何既白是那种“地上有

两只蚂蚁，他也能和你说半天，甚至讲出

一段故事”的人。何既白和伙伴在监测

燕鸥外的闲暇时间，也会醉心观察海岛

上的其他动植物。有的人对鸟类更熟

悉，有的人对两栖爬行动物所知颇丰，也

被称作“两爬佬”，短短几天里就记录到

了60多种爬虫（节肢动物）。大家互相

交流各自的发现，不亦乐乎。爱鸟人会

为长期观察的某只鸟儿起名字，也有人

用“小伙子”“姑娘”等拟人化的语言来描

述鸟儿之间的互动。每天关注它们的成

长，好像多了一份陪伴。

何既白向记者分享最新收获：“岛上

有一种野百合，它在傍晚开花。它的授

粉不是依靠蜜蜂、蝴蝶，而是靠一种雀纹

天蛾。雀纹天蛾恰恰是在晨昏时刻活动

的，给野百合授粉也就在这傍晚的40分

钟短暂时间里进行。两个物种在时间上

有很好的配合。这次我刚好拍摄到了这

个授粉的画面。”正是这种热爱，使如今

的监测员们不再寂寞。

本报记者 沈竹士

是最诗意的工作，也是最孤独的守候

海 岛 守 鸟 人

纷飞的燕鸥群。 早期志愿者住宿地。 海岛植物海滨石蒜。 何既白摄


